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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「小雲，小雲」，辦公桌前忙碌的小雲聽見有人在叫她。



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公司的前台美女麗麗，麗麗拿著一個信封，面色複雜的走過來說道：「小雲，妳的信。」



小雲接過信封，法庭的藍色徽章端正的印在信封中央，看到這個，小雲的心立馬沉下大半。



誰接到法庭的信會歡呼雀躍呢？



打開信封抽出信紙，小雲看到了一張制式的傳票：



王雲女士：



請於十日內持此傳票前往高新區法院接受質詢與處理。具體是由請登錄公民處罰管理系統查詢，事件編號：89765。請於規定時間前往，否則後果自負。



高新區法庭



2098年9月29日



王雲拿著傳票，心頭一片茫然。



自己幾時違法了？



她心中忐忑的登入系統，輸入編號，敲下回車。



結果很快就出來了，小雲看著屏幕，只見上面顯示著：



姓名：王雲  是由：超速行駛  次數：一次  處理結果：待定。



她很快回想到前幾天，由於忙著在網上淘寶耽擱了睡覺，結果都是第二天開著車狂飆突進，才沒遲到。



她本以為自己走的都是小路，應該沒有監控，沒想到。。。



算了，紙包不住火，當時就應當想到的。



她站起身，去想主管貝拉請假。



貝拉是王雲的閨中好友，看著好友低落的心情，不由心疼起來，她將小雲拉到沙發上，摟著她細聲安慰道：「其實沒什麼的，放寬心，說不定初犯會輕判呢，大不了我陪妳去，走，先回家好好打扮以下，說不定法官憐香惜玉，妳就沒事了。」



說的小雲破涕為笑，兩人手拉手回家了。



下午兩點，兩個美女準時來到法庭，看著顯然都精心打扮了.貝拉一副白骨精的裝扮套裙絲襪，陪著白色的細帶高跟，鞋帶都綁到小腿中間了。



小雲則是休閒裝，雪紡的連衣裙，蕾絲披肩，下面卻配上了棉襪帆布鞋，很可愛。



走到門口，小雲拿出傳票在感應區一放，門便自動開了。

兩女走近去後，才發現這裡與她們想像的完全不同，進門處竟然像廁所一樣標著男、女，進了女的這邊，只看見一塊大屏幕在循環播放著處理流程，原來這裡是用來給處理人更衣帶拘束用具的，依照著說明兩人順著指示牌向前走。



走著走著，兩人到了一個玻璃大門前，小雲拿出傳票，在門上一刷，大門打開，一個清冷的女聲響起。



「請89765號進行處理準備，請前往789號準備間進行處理，陪同人員請同時進行拘束處理。」



兩女相對看看，貝拉道：「這怎麼這麼奇怪，我也要拘束？」



小雲回道：「這不是跟進監獄一個樣嗎？」



雖然疑惑，但還得去呀。



依次刷過自己的身份證，推開大門，映入她們眼簾的是一房間的鞋架，上面擺滿了形形色色的鞋子，帆布，高跟，長靴。



應有盡有，此時那道女聲再次響起：「請脫去鞋子，放於機械臂上，進入準備間。」



小雲已經被驚呆了，還要脫鞋？



不過，這裡人家是老大，小雲蹲下身，解開鞋帶，將鞋脫下，白白的棉襪腳踩在大理石地板上，涼颼颼的，貝拉就有些麻煩了，鞋帶半天解不開，好容易才在小雲幫助下脫掉，小雲將兩人的鞋子放進機器裡，看著機械臂拖著鞋子消失在鞋架中，兩人雖捨不得，也只能拿著機器吐出的好牌，進了準備間。



準備間是一間小小的屋子，裡邊只有幾個衣櫃，打開一看裡邊是成套的裝備，手銬腳鐐亦應俱全。



小雲拿起一副手銬，冰涼的金屬刺激著細嫩的皮膚，她轉過頭去，看著貝拉道：「我們不如互相上拷吧！」



貝拉其實也蠢蠢欲動，她蹲下身，取出一副腳鐐，打開套在小雲的腳踝上，雪白的棉襪和烏黑的腳鐐，透出一中別樣的風情。



小雲也拿出一副腳鐐，故作嚴肅道：「貝拉女士，請把腳伸出來!接受拘束！」



貝拉聽話的伸出一雙絲腳，小雲卡卡兩聲，鎖死了腳鐐。



兩人看著腳上的鐐銬，貝拉又拿起手銬，拉過小雲的雙手，拷上，又拷上自己的雙手，兩人在叮噹作響的撞擊聲中走近了審判廳。



審判庭其實並不大,類似於銀行窗口一樣。



小雲走到1號窗口前，遞進自己的傳票，裡邊的工作人員刷了之後，抬起頭，端著職業性的微笑說道：「王雲女士，對於您的違法是由，有什麼疑問嗎？」



小雲搖搖頭。



她接著說：「那好，您現在的處理方案是絞刑懲戒。」



小雲聽到後大驚：「絞刑？不過是首犯超速嗎？」



制服美女小小說：「是絞刑懲戒，系統在識別妳的生命體征不適合繼續執行時會結束的。」



小雲這才放下心來。



「不過。」工作人員繼續說道。



「絞刑懲戒是需要有人擔保的，如果妳在觀察期中繼續違法，妳和妳的擔保人都將會受到最嚴峻的懲戒。」



一旁的貝拉走上前來，說：「沒問題，我給她擔保！」



兩人簽好了一系列文件後，制服女點頭道：「請您到2747號進行懲戒執行，另外，擔保人也是不能違法的，不然後果是一樣的。」



兩女點頭之後，便攜手走近懲戒間了。



懲戒間的一切都是有電腦控制的，房間正中央擺放著一台標準的絞架，不同與一般的是絞索上有很多類似做心電圖時的電線，應該是用來測試生命體征的。



小雲刷了刷自己的身份卡，電腦冰冷的機械音傳來：「請站在絞架中央，帶上絞索，接受懲戒。」



小雲忐忑不安的走上絞架，貝拉拍拍她的手以示安慰，小雲點點頭，表示自己沒事，不過手心冒出的細汗已經出賣了她的內心。



這是，機器傳來滴滴兩聲。



絞索開始慢慢收緊，直到剛好圍住小雲的脖子，只聽到啪的一聲，小雲腳下的地板突然塌了下去，她的棉襪腳一下子懸空起來。



小雲想用手抓住繩子，不過手還被手銬鎖著呢！怎麼能抓住繩子呢？



小雲兩隻白皙的雙手不停的扭動著，想掙脫手銬的束縛，可是只能讓她的身子轉圈圈，並不能起到其他的作用。



兩條筆直的雙腿不斷的踢騰著，妄想著找到地板站住讓她站穩好擺脫那窒息的絞索，不過也都是徒勞而已。



小雲的臉色越來越通紅，想叫卻叫不出來，只能聽到大聲的喘氣聲，她的肺部劇烈的擴張已期在絞索的阻攔下獲得一絲空氣，不過這已經愈來愈困難。



小雲的掙扎越來越激烈，臉蛋已經紅的開始變紫了，這說明她已經處於嚴重缺氧中了，小雲感覺到空氣愈來愈稀薄，自己的意識也愈來愈模糊，她想，自己或許要說再見了。



突然滴的一聲響，地板自動合攏，絞索開始放鬆，小雲直接癱倒在地板上，臉色通紅，胸部劇烈的起伏著，下體的裙子已經濕透了，原來她在最後一刻居然失禁了，淡黃的液體順著地板流過，浸濕了她的白襪。



一旁的貝拉趕緊跑過來扶住她，也不管自己腳上的絲襪也被弄濕了。



小雲倒在貝拉的懷裡，貝拉像哄小孩一樣抱著小雲搖來搖去，小雲不禁被貝拉弄樂了，待小雲休息好後，兩人站起身來，順著出口回到了準備間，解開鐐銬，又到門口取回了自己的鞋子，不過，貝拉看著自己和小雲濕濕的腳丫，調侃道：「唉，襪子都被某人的液體弄濕了。鞋可怎麼穿呀！」



小雲佯怒著給了貝拉一拳，道：「那就不穿了唄！」



於是，兩個青春美女，手裡提著鞋，光著自己的絲襪腳與棉襪腳，走向停車場。



不過，歡歌笑語的她們決想不到，她們很快又將回到這裡，並再也回不去了。



轉眼間，新年到了。



貝拉看了看日曆，還好，距離擔保期只剩一天啦，終於不用整天提心吊膽的了。



於是，貝拉決定去酒吧放縱以下，喝他個一醉方休，正好回來時已經出擔保期啦。



說幹就幹，貝拉開著自己心愛的甲殼蟲，前往一夜鍾情酒吧。



不知喝了多久，貝拉感覺差不多了，於是，她準備回家了。



可不知怎麼，晚上的出租很少，等了好久都沒有攔下一輛。



貝拉出來時穿的少，晚上冷風一吹，感到了絲絲涼意。



她看了看手機，已經是第二天了，貝拉實在等不下去了，她心想，反正已經過擔保期了，再說大晚上警察也下班了，不如直接開車回去。



思量良久，終究僥倖心理佔了上風，甲殼蟲捲起一片樹葉，飛馳而去。

估計真是她今天倒霉，沒開幾分鐘，就遇上路卡查酒駕，貝拉當然不幸中槍了。



她還在默默的想估計自己也會被弄一個絞刑懲戒吧，不過，令她沒有想到的是，警察遞給她一張紅色的卡片。



她結果一看，面色一白，只見上面寫著幾個字：擔保違法懲戒卡，貝拉一下子激動起來，喊道：「不對呀，不是已經過擔保期了嗎？」



警察笑著說：「怎麼會呢，這位女士，現在還有五分鐘才到呢！」



貝拉拿起自己的手機一看，已經過了呀，怎麼會。。。



她將手機遞給警察道：「明明已經過了！」



警察一看說：「女士，您的手機一定有問題了，我們的設備是每隔半小時就自動對時的，絕不會錯。」



這時，想起了鐘樓報時的音樂，貝拉聽著鐘聲，看著手機腦子瘋一般的回想，怎麼會這樣！？



半小時，怎麼會差半小時！



念叨著半小時，半小時，她突然想到，為了做事不拖沓，她幾天前特意將時間調快了半小時。。。



想到這些，貝拉的心情慢慢平靜下來，她問道：「我應該怎麼做？」



警察回答道：「請於48小時內與妳擔保的人前往處理中心，切記不能違反，否則會禍及家人的。」



貝拉默默點了點頭，撥通了小雲的電話。



第二天一早，兩女又出現在了處理中心的門口。看著依舊光亮的大門，她們拿著手裡的紅卡，走了進去。



由於這次的處理項不同，處理大廳也大不相同，是一個類似於酒店前台的吧檯，裡邊坐著一位制服女士。



兩人遞進自己的卡片，女士刷了刷卡，開始對她們進行處理前篩選。



女士領著她們進入處理中心，轉過身來，手裡變戲法般的出現兩幅手銬。



「帶上吧，這是規定。」卡卡幾聲，兩女白皙的雙手就被銀亮的手銬束縛了。



女士接著說：「我現在可以給妳們介紹一下，處理中心有以下幾種處罰，分別是絞刑，斬首和注射，不知妳們怎麼選擇呀？」



兩女對視一眼，小雲說道：「還是選注射吧，我們希望處理後依舊美麗。」



貝拉也點頭標識同意。女士又拿出兩張表，說：「那麼請妳們在表上登記以下妳們遺物的處置方式，包括衣物，鞋襪，首飾，錢財，請詳細登記，對了還有妳們的身體。」



小雲看著表，上面一共有三種處理方式，包括銷毀，郵寄回家，就地拍賣。



對於身體，還有好幾種方式，有銷毀，標本或者直接進行肉食處理。



和貝拉商量了一下，她們共同決定，拍賣自己的物品，受益人則選擇了希望工程。



身體都選擇了標本，大概是希望自己的美不會消散吧。



女士收好表格，說道：「姑娘們，現在，我們開始吧！」



說完，領著兩位美女進了第一道大門。



第一處理廳不大，只有一個房間，女士說道：「請摘下所有首飾並交出財務。」



兩人先交出自己的包包，有陸續摘掉項鏈，耳環之類的東西。



女士一一登記造冊，並將首飾分類放好。



大概是等鑒定師再來做估值鑒定吧。



走進第二關，女士們被它的構造震驚了，她們面前只有一個過道，而用玻璃牆隔開的另一邊越是一個放滿鞋架的大廳，很多人在裡邊選購鞋子。



女士看著她們倆目瞪口呆的樣子說道：「這就是拍賣的形式呀，一會衣服也是這麼弄得。」



小雲和貝拉互相看看自己和對方的裝束，貝拉還是延續著職業風的裝扮，黑色大衣下穿著西服套裝，脖子上繫著絲巾，腳上穿著高跟裸靴，露出黑色的長襪。



小雲上身穿著棉衣配襯衫，下身則是牛仔褲配中筒靴。



想著自己的衣物一會都將被人挑挑揀揀的買走，不禁羞憤和興奮糅合在一起，心情叫一個複雜呀。



由於二女都被手銬束縛，所以所有的穿脫工作都是由那個工作人員完成的。



小雲聽從安排坐在長凳上，伸出自己的腳，女士托起小雲的腳，輕輕的拉開拉鎖，緩緩的褪下，露出一支白白小小的棉襪腳，女士將雙手插進襪口，慢慢的往外拉，緩緩的遺址白皙的小嫩腳暴露在空氣中。



女士又如法炮製，脫下另一支腳的鞋襪，小雲已經赤腳站在牆邊，女士拿著靴子一看，將襪子塞進去，放在框中，放上傳送帶，小雲目送自己的鞋襪運走，幾滴眼淚在睫毛上搖搖欲墜。



下面輪到貝拉了，同樣的女士剝掉貝拉的靴子，發現貝拉竟然穿著踩腳襪套絲襪。



於是，她摸進了貝拉裙子了，冰涼的手刺激煩人貝拉一聲驚呼，不一會，女士摸到了襪根，襪子一點一點的下滑，貝拉白皙的雙腿一點點浮現出來。



同樣，貝拉的鞋襪也被運走進行拍賣前的消毒。



貝拉還沒等到鞋子消失，人就被拉近了第三道門。



兩女的衣物在女士的幫助下一點點減少，最後開始坦誠相對。



小雲先躺到了刑床上，四條堅固的牛皮帶將她牢牢的束縛住，女士準備好針劑，緩緩注入小雲的靜脈，小雲開始奮力掙扎，皮帶被拉的霍霍作響。



不一會，小雲停止了掙扎，不動了。



貝拉接著走上刑床，針扎的一痛後，她感到自己的呼吸愈來愈費勁，在失去意識的前一刻，她彷彿看見自己的靈魂在上空注視著她，她微笑這看著長著翅膀的自己，意識消失在無邊的黑暗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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